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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朝至晚清鄂南书院考
*1

石正义

(湖北科技学院继续教育学院,湖北咸宁 437100)

【摘 要】:根据大明一统志､大清一统志､湖广武昌府志､湖北通志以及鄂南各县市地方志､教育志等历史文献考证,

鄂南的书院产生于唐朝,兴起于宋朝,后经元､明､清的发展,于晚清改制为学堂,结束其历史使命｡从唐朝元结书堂算

起至晚清书院改章结束,鄂南先后共兴建了50 所书院,这 50 所书院为鄂南乃至全国培养了大批人才,也为鄂南文化

教育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｡今天我们研究鄂南书院,对于整理鄂南书院史,弘扬书院文化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,同时

对于挖掘､开发地方文化资源,推进地方文化产业发展具有现实意义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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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院是中国古代社会自唐末以来一种重要的教育组织形式,为中国封建社会人才培养､申表学术､弘扬理学､促进社会发展做

出了重要贡献｡20 世纪20 年代,也就是晚清废除书院的20 年后,人们开始回忆书院教育的优点,20 世纪80 年代以后,对书院的

研究达到空前高潮｡本文选择以鄂南
①2
的书院为研究对象,主要基于以下几点考虑:其一,鄂南是湖北书院产生最早的地区｡在中原

地区,湖北的书院起步较晚,但是湖北最早的书院却诞生在鄂南｡偌大的湖北,为什么最早的书院产生于鄂南,必然有其深层的社

会原因｡通过对鄂南早期书院的研究,有利于考察封建社会鄂南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的状况｡其二,填补鄂南书院研究的空白｡对全

国书院的研究特别是对一些著名书院的研究已经取得丰硕成果,但是对湖北书院的研究目前还相当不够,对鄂南书院的研究则更

是空白,这与鄂南是湖北书院最早产生地的现实极不相称｡其三,有利于丰富鄂南文化的研究｡书院文化是地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

分,研究鄂南书院,对于整理鄂南书院史,弘扬书院文化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,同时对于挖掘､开发地方文化资源,推进地方文化产

业发展具有现实意义｡本文根据大明一统志､大清一统志､湖广武昌府志､湖北通志以及 1 州 9 县的地方志､教育志等历史文献,对

鄂南自唐朝至晚清历代书院的产生与发展作一考证｡

一、唐朝:鄂南书院的产生

中国的书院产生于唐朝,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｡那么湖北的书院产生于何时､何地呢?据学者罗新考证,“湖北最早的书院创建

于北宋｡今天所知北宋书院共有三所:一是宋初创建于荆门的东山书院……另两所是建于嘉鱼的义学书院和建于咸宁的相山书院｡

义学书院建于宋仁宗庆历年间(1041～1048 年),由嘉鱼人李宗仪和李宗儒两兄弟修建,免费供乡人子弟就读｡相山书院是咸宁冯

1
作者简介:石正义(1963—),男,湖北科技学院继续教育学院院长,教授｡

基金项目:2015 年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“北宋至晚清鄂南书院研究”(15D106)；湖北科技学院鄂南文化研

究专项一般项目“鄂南历代书院研究”(EW1301)｡
2
①鄂南,是一个大概的地理位置,指湖北省境内长江以南,鄂之南端｡由于书院终止于晚清,为研究方便,本文所称鄂南以清朝版

图为界,指清朝武昌府所辖的 1 州 9 县,即兴国州(今阳新县)､江夏､武昌(今鄂州市)､大冶､咸宁(今咸安区)､蒲圻(今赤壁市)､嘉

鱼､通山､崇阳､通城｡这 1 州 9 县均位于长江以南,鄂之南端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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京修建供个人读书的,和唐代书院性质相同｡”
[1](p7)

熊贤君的《湖北教育史》也持同样的观点｡
①3
按照以上说法,湖北最早的 3 所书

院中,有 2 所(义学书院､相山书院)在鄂南,也就是说鄂南最早的书院产生于北宋｡但是根据大冶的地方志记载,早在唐朝,大冶的

东山就有了书院的雏形———元结书堂的存在｡

明嘉靖《大冶县志》“书院”目录下记载:大冶的书院有“元结书堂,在县治东,回山顶,有故墓｡”元结何许人也?元结书堂又

是何时创建?

《中国大百科全书》(第二版)载:元结,中国唐朝文学家｡字次山,号漫叟､聱叟｡河南鲁山(今属河南省)人｡生于唐开元七年

(719 年),17 岁开始折节向学,事元德秀｡玄宗天宝六年(747 年)到长安应举,因李林甫玩弄权术,应举者全遭落第,元结归隐商

余山｡十二年后再次应进士举,次年春登第｡天宝十四年(755 年)安禄山反,他率族人南奔,避难于猗玗洞(在今湖北大冶,又名飞云

洞
②4
),因号猗玗子｡肃宗乾元元年(758 年),元结从襄阳举家奔瀼溪(今江西瑞昌市)年余,乾元二年(759 年)冬,由国子司业苏源

明推荐,任山南东道节度使史翙幕参谋,召集人马,抗击史思明叛军｡代宗时,任道州刺史,调容州,加授容州都督充本管经略守捉

使｡代宗大历七年(772 年)入朝,病逝于长安｡

又据《四部备要·元次山集》(卷六)载:元结在樊山飞云洞住了两年,以洞作房,立堂治学,写下了《异泉铭》《虎蛇颂》《为

董江夏自陈表》《石宫四咏》等诗文｡元结自号“猗玗子”,因而旧志把飞云洞称作猗玗洞｡现洞旁尚有“元结读书堂”的基址｡洞

口有明朝朱其昌手笔石刻“猗玗洞”三字｡洞中有雕刻精细的元结像｡洞壁有明人书刻的“唐次山先生居”｡

以上史料可以得出两点结论:第一,元结书堂是客观存在的,有猗玗洞旁尚存的“元结读书堂”基址､洞中元结石像､明朝朱其

昌为猗玗洞所提的手笔石刻为证｡第二,元结是因躲避战乱而率族南奔,隐居于大冶猗玗洞的,其时间是公元755 年至758年,即元

结 36 岁至 40 岁之间｡由此可推断元结书堂创建的时间大约在天宝十四年(755 年)左右｡

元结书堂能否认为是鄂南早期的书院呢?这里涉及一个对书院概念的认识问题———即早期书堂能否称之为书院,这个问题

从古至今都存在争议｡从古代旧志看:《大明一统志》和《大清一统志》未将元结书堂列入书院,而是置于“古蹟”目录下,说明

明､清一统志的编者并不认可书堂即书院｡而明嘉靖《大冶县志》将元结书堂､东方朔书堂､灵妙书堂
③5
等列入“书院”目录下,说

明《大冶县志》的编者是认可书堂即书院的｡今天的学者对书堂是否属于书院也存分歧:有学者认为,“唐代民间的教育机构是类

似私塾的读书堂,其规模很小｡”
[2](p106)

这些书堂均为读书房或家族私塾而不是书院｡而另有学者认为,“书院始名书堂”｡
[3](p5“7)

在

古代,书院不一定是学校,可能是民间藏书的楼舍,可能是施展书法的场所,可能是商家刻､售书籍的坊局,可能是个人读书房斋的

别称,可能是地方､宗族､学派的祠庙,甚至可能是同乡会馆､官员行台､行业会馆､招待所｡”
[4](p38)

书院与书舍在南宋时期是混用､通

用的,书院与书堂､书楼､书舍､精舍等名称的通用､混用现象,一直延续到清末改制之时”｡
[5](p22)

以上分歧的焦点在于,书院是否必须具有教学功能,前者的观点认为只有具有学校性质的书院才能称之为书院；后者则认为,

“学校性质的书院虽然是后世书院的主体,但教育与教学不能涵盖书院的所有功能”,
[3](p1)

其他一些个人读书的书堂､书楼､书舍也

属书院的范畴,而且“个人读书治学的书堂､读书处早期还是民间书院的主流｡”
[3](p55)

对于以上分歧,有学者建议从文化书院(广义)

3
①参见熊贤君：《湖北教育史》（上卷），湖北教育出版社，1999 年，第 65 页。

4
②同治版《大冶县志·山川志》载：“飞云洞在县东九十里回山之上，唐元结避兵于此，号琦玗子，故亦称琦玗洞。”可见飞云

洞就在回山之上，与《大冶县志》“元结书堂在回山顶”的记载一致。
5
③明嘉靖《大冶县志》“书院”目录下也记载了东方朔书堂、灵妙书堂。另外《黄石文史资料》中《东方朔在东方山》一文对

东方朔书堂、灵妙书堂有较为详细的记载。本文未将东方朔书堂、灵妙书堂视为最早的书院，原因有二：其一，《黄石文史资料》

记载的东方朔书堂、灵妙书堂传说色彩太浓；其二，东方朔及其两子灵、妙为汉武帝时期人，与书院产生于唐代的通说年代相

差太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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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教育书院(狭义)两个方面对书院加以区分,文化书院是指“围绕着书,开展藏书､读书､教书､讲书､修书､著书､刻书等各种活动,

进行文化积累､研究､创造与传播的文化教育组织｡”
[3](p1-2)

教育书院是指“以私人创建或主持为主,收藏一定数量的图书,聚徒讲学,

重视读书自学,师生共同研讨,高于蒙学的特殊教育组织形式｡”
[6](p31-40)

本文采用广义的文化书院,认同书院始于书堂｡事实上,古代

一些著名的书院早期就是个人读书处或书堂､书舍,如石鼓书院唐朝元和年间(806～820 年)就是李宽的读书处,直到宋仁宗景佑

二年(1035 年)才因赐额称为“石鼓书院”；白鹿洞书院早期是白鹿洞书堂；应天府书院前身是“睢阳学舍”,五代后晋(936～946

年)时期是戚同文讲学之所,直到北宋大中祥符二年(1009 年)才诏立为“应天府书院”｡鄂南也有这样的例证,如咸宁的相山书院

早期是冯京的读书处,崇阳的山谷书院早期是黄庭坚的读书处,通山的龙图书院早期是吴中复的读书处,赤壁的新溪书院早期是

周登仕的读书处｡因此,我们认为元结书堂可以认为是鄂南书院的初始形态,是鄂南最早的书院｡

二､宋朝:鄂南书院的兴起

鄂南的书院产生于唐朝,但作为一种教育制度还是兴起于宋朝｡宋朝实现了国家统一,结束了自唐中叶､五代以后长期分裂割

据的混乱局面,社会生产得到一定恢复和发展,百姓生活相对安定,士心向学｡然而,当时的统治者争功近利,只关注科举选拔人才,

而忽视设立学校培养人才,以至在立国之后的 80 多年间,官学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｡在这种情况下,一些追求仕途的年轻人,通过

自设书院或自设读书场所,埋头苦学,以应科举,于是一些私立书院､个人读书处相继产生｡如嘉鱼人李宗仪､李宗儒两兄弟创建了

义学书院,崇阳读书人创建了二伯书院,武昌军首领京规和教授黄端谅创建了南湖书院｡这三所书院都具有学校性质,是免费供乡

人子弟读书治学的场所｡其他书院早期的主要形式是个人读书处,如咸宁的相山书院是冯京读书处,通山的龙图书院是吴中复读

书处,赤壁的新溪书院是周登仕读书处等等｡冯京､吴中复､周登仕等人在其读书处潜心治学,功成名就,最后都考取进士､状元,特

别是冯京在乡试､礼部､廷试中皆第一,成为当时有名的“三科状元”；吴中复及其兄弟三人联翩登第,此事被当地尊称为“吴三贵”,

并载入《湖广总志》｡

根据鄂南各县地方志记载统计,两宋时期鄂南的书院共有 10 所,
①6
其中:北宋仁宗年间 5 所(龙图书院､相山书院､义学书院､

山谷书院､新溪书院),南宋理宗年间 3 所(南湖书院､止斋书堂､叠山书院),建于宋朝但具体年份不详的有 2 所(二伯书院､东山书

院),如表 1｡

6 ①据熊贤君《湖北教育史》的记载，两宋时期鄂南有书院 7 所，即义学书院（嘉鱼）、相山书院（咸宁）、南湖书院（鄂州）、

山谷书院（崇阳）、叠山书院（阳新）、竹溪书院（赤壁）、新溪书院（赤壁）。参见熊贤君：《湖北教育史》（上卷），湖北教育出

版社，1999 年，第 64 页。其实不然，该书漏计了龙图书院（通山）、止斋书堂（大冶）、二伯书院（崇阳）、东山书院（江夏）。

另外，查清道光《蒲圻县志》、乾隆《蒲圻县志》、清同治《蒲圻县志》和《大明一统志》、《湖北通志》均未记载赤壁有“竹溪

书院”，故竹溪书院不计入鄂南的书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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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朝鄂南最早的书院是龙图书院,也是最有名的书院｡龙图书院在通山县北台山(今通山洪港境内),为北宋龙图阁直学士吴

中复读书处｡吴中复去世后,南宋理宗年间,后人在此建立书院,取名龙图｡龙图书院因“铁御史”吴中复的英名以及他家两代龙图,

三代御史,连续四代名臣而名噪一时,相传曾与白鹿洞书院､岳麓书院､石鼓书院和应天府书院,并称宋代“五大书院”｡

宋朝鄂南具有学校性质的书院是义学书院､二伯书院和南湖书院｡义学书院地处嘉鱼朱砂乡古名西堡(在今朱砂乡西梁湖边思

姑台),由嘉鱼人李宗仪和李宗儒两兄弟于北宋仁宗庆历年间(1041～1048 年)始建,是免费供乡人子弟就读的公共教育场所｡二

伯书院是崇阳人为了纪念昔日抗金名相李纲(字伯纪)和宋名儒朱熹女婿任希夷(字伯己)而创建的,因两人名中均有“伯”字,因

而以“二伯书院”命名｡二伯书院也是供当地年轻人读书治学的场所｡南湖书院是鄂南宋朝办得最好的书院｡南湖书院在今鄂州,

南宋淳祐间,权寿昌军事京规和教授黄端谅建祠堂,祀奉周敦頣､张载､程颢､程頣､晦庵(朱熹)､南轩(张轼)､东莱(吕祖谦)等七先

贤｡据程钜夫《南湖书院记》载“南湖书院,起于宋季,屋数十楹,祀七贤,有田数百亩,来者养而教之,意甚美也｡”又据《寿昌乘》

载,南湖书院的藏书相当丰富,“主要有:《大字古训六经》3 部､《厚斋易传》《易三义》2 部､《易学启蒙》､《易音训》､《诗集

传》6 部､《诗序辩说》､《诗传遗说》4 部､《六经释音》11 部､《楚辞注》6 部､《小学书》2 部､《通鉴纲目》､《富川四记》

､《海庵语类》2 部､《兴国释菜志》､《兴国祠堂志》､《希贤录》共 17 种,加上其他藏书种类,在 50 种以上｡”
[7](p1022)

由于南湖

书院是当时寿昌军首领京规和教授黄端谅创建,具有官办性质,学田数百亩,经费来源充足,是一所拥有教学､祭祀､藏书为一体的

多功能书院｡

宋朝鄂南的书院有以下特点:其一,从全国范围看,湖北的书院较中部其他省发展得晚些｡北宋初期,当近邻省份湖南的岳麓

书院､石鼓书院,江西白鹿洞书院,河南应天府书院､嵩山书院等已名扬天下时,湖北包括鄂南的书院才刚刚起步｡其二,从湖北省来

看,鄂南书院起步最早,数量最多｡罗新《湖北历代书院考》考证,湖北最早的书院建于北宋,共 3 所(荆门的东方书院,嘉鱼的义学

书院,咸宁的相山书院),其中鄂南就有 2 所｡另据熊贤君《湖北教育史》载,两宋时期湖北的书院共有 10 所,其中 6 所在鄂南,

即义学书院(嘉鱼)､相山书院(咸宁)､山谷书院(崇阳)､叠山书院(阳新)､竹溪书院(赤壁)､新溪书院(赤壁)｡本文根据地方志考证,

两宋时期仅鄂南兴建的书院就有 10 所,这在湖北来讲,是书院产生最早又是最多的地区｡其三,多数书院为个人读书之所｡鄂南 10

所书院中,有 6 所早期是个人读书之所,可见宋朝早期书院中,个人读书处占多数,是鄂南民间书院的主流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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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､元朝:鄂南书院的兴盛与官学化

13 世纪初,以忽必烈为首的蒙古人灭了宋朝,完成了中国统一大业｡但是大量的宋遗民并不甘心于蒙古人的统治,在他们看

来,蒙古人是凭借强大武力建立起来的政权,政治､经济､文化都落后于汉族,一些饱受理学教育的士人不甘心接受蒙人的统治,他

们满怀复宋之心,视入仕新政权为奇耻大辱和不忠不节,于是就归依田园,隐居山林,私立书院,教授生徒,企盼教育救国,这就是

史上的蒙汉矛盾和宋遗民兴学｡

对于汉人创立的书院,蒙古人并不尊重,战乱时期经常出现军队骚扰书院教学活动的情况,这些举动不仅没有抑制书院的发

展,反而进一步加剧了蒙汉矛盾｡于是,统治者不得不转变思路,改为以被征服的“南人”为榜样,推崇理学,以“汉化”来重铸文

明,对书院采取保护､提倡和加强控制的政策｡

受元朝书院政策的影响,鄂南的书院一方面继续发展,另一方面也开始接受政府的控制｡元朝鄂南的书院数量上没有宋朝多,

新建书院只有 5 所(湖山书院､龙川书院､状元书院､乾山书院､鸣鹤书院),加上至元间重建的南湖书院,元朝鄂南的书院共有 6 所

(如表 2)｡

元朝鄂南受到官府重视和控制的书院有 2 所,即南湖书院和龙川书院｡南湖书院是南宋时期由权寿昌军事京规和寿昌军郡学

教授黄端谅创建的,之后又得到宋朝户部侍郎贾似道､制置使孟珙的资助；宋宝祐中知府段震午又增筑堂庑｡可见在宋朝南湖书院

就一直得到官府的重视,具有官办性质｡到了元朝,至元间开始设山长领书院事；大德间地方官对南湖书院进行全面修复,讲肆､斋

房､门庑､七贤祠等为之一新；至正中达噜噶齐(地方掌印官)铁山又重建｡官府不仅修建､重建南湖书院,还与县学一样拨付了大量

学田｡宋､元两朝是南湖书院发展最好的时期,书院不仅房屋设施“为之一新”,还拥有藏书 50 余种,有田数百亩｡龙川书院也是元

朝鄂南有名的书院,书院的旧址,在元世祖皇帝时为府学,至元间为县学,至元末为士人肄业之所,延祐间官府应许当地人纪念陈

天祥的请求,将士人肄业之所改建为龙川书院｡书院建成后,行省(即湖北行省)“遗官来主其教”｡元至正五年(1345 年)达噜噶齐

铁山又重建｡可见龙川书院一直受到官府的重视,其兴建､重建由官府和官员主持,山长及教官也由官府委派｡官府通过对南湖书院

､龙川书院修建院舍､拨付学田､赠送图书等扶持措施来加强对书院的控制,这实际上是鄂南书院官学化的开端｡

四、明朝:鄂南书院的沉寂与繁荣

14 世纪中叶,天下大乱,战火纷繁,宋､元以来全国兴盛的大多数书院毁于战乱,明初的百余年间,书院发展进入低谷,直到 15

世纪中叶的成化年间,经过百年沉寂后,才开始恢复,并迅速发展｡与全国书院发展状况一样,明朝鄂南的书院大致经历了以下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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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发展阶段｡

第一个阶段是从明太祖洪武至英宗天顺年间(1368～1464),共 97 年,为百年沉寂阶段｡当时统治者只注重学校教育､发展官学,

而对书院则相当冷淡｡明太祖朱元璋曾下令“改天下山长为训导,书院田皆入官｡”这一诏令既降低了书院山长的等级,又断送了书

院的经费来源,导致明初百年书院不得振兴,处于沉寂状态｡近百年间,全国“创建复兴书院只有 143 所,”
[3](p272)

湖北新建重建书

院也只有 5 所,
①7
鄂南则更可怜,既未新建书院,也未修建书院,书院几乎荒废｡

第二阶段从明宪宗成化年间开始,全国书院进入恢复与繁荣阶段,鄂南也不例外｡成化､嘉靖､万历三个年代是鄂南书院最多的

年代｡成化年间,新建了芹香书院,重建了相山书院､乾山书院,新建重建书院有 3 所｡相山书院从此由宋朝的冯京读书处正式命名

为书院,乾山书院也由元朝的湖西义学更改为现名｡嘉靖年间新建了青阳书院､东皋书院､凤台书院､濂溪书院等 4 所书院｡万历年

间,虽只新建了凤鸣书院 1 所,但重建了义学书院,改建了叠山书院,扩建了龙川书院,新建重建书院也有 4 所｡成化以后整个明朝,

鄂南共新建书院 12 所,重建书院 5 所,书院总数达到 17 所｡见表 3｡

7
①熊贤君的《湖北教育史》载，成化前湖北新建书院 4 所，重建书院 4 所，重建书院中有 3 所属鄂南（义学书院、相山书院、

龙川书院）。参见熊贤君.湖北教育史（上卷），湖北教育出版社（1999 年版）第 110 页。但据地方志记载，这三所书院均是在

成化以后重建的：义学书院明万历二十八年重建（嘉鱼县志），相山书院明成化间训导王庆重建（咸宁县志），龙川书院明万历

间扩建（旧武昌县志）。若不计这 3 所书院，成化间湖北新建、重建书院应为 5 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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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成化年间后,鄂南书院之所以兴盛起来,与全国书院发展的大环境有关,其原因有三:第一,明朝统治者已经衰败,内部矛盾

激化,尤其是出现了宦官专权,排斥异己,打击反对派的现象｡于是,在野士大夫便设立书院,在讲学之余,讽议朝政,裁量人物｡第二,

科举腐败,官学衰落,学生“奸惰”,不肯读书,科举的附庸———学校有名无实,一些有志获得真才实学的有识之士便纷纷创建书

院,授徒讲学｡第三,湛乐水､王守仁等著名学者的倡导,受其影响,一些学术大师到处设书院讲学,在全国兴起一股兴学之风,对鄂

南书院发展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｡

五、清朝:鄂南书院的普及与改章

清朝是继元朝以后,中国历史上第二个由少数民族统治的政权,面对异族新政权,很多汉族读书人采取不合作､不入仕的非暴

力抗拒之策,在清初做起了“明遗民”｡他们与数百年前元朝的“宋遗民”一样选择了立书院､联讲会,将晚明遗风带入清初社会｡

面对汉族读书人不入仕而立书院的做法,清初统治者采取的是禁止政策,直到康熙年间清政权相对稳固之后,才开始对书院采用

怀柔手段,转为积极支持书院的发展｡因此,从清朝立国至光绪年间的二百余年,清朝书院经历了沉寂､复苏､普及的过程｡鄂南的书

院与全国的书院一样也大致经历了这些过程｡

顺治年间,书院为沉寂阶段｡当时清政府虽已定都北京,但全国尚未统一,政权还不稳固｡清政府为了巩固政权,政治上实行强

化统治,文化教育上则推崇理学,大兴科举,大兴学校,以图笼络人心,消除反抗｡与此相反,清政府对书院则采取禁止､抑制的政策,

严禁创设书院｡顺治九年(1652 年)下令:“各提学官督率教官生儒,务将平日所习经书义理,着实讲求,躬行实践｡不许别创书院,

群聚徒党,及号召地方游食无行之徒,空谈废业｡”
①8
“不许别创书院”政策下,书院也有所发展,但数量很少｡顺治年间,鄂南仅新

建 1 所,即江夏的紫荆书院｡

康熙年间,书院开始复苏｡康熙皇帝文治武功,清政权基本巩固,社会趋于稳定,经济得到发展｡在文化教育上,清政府在实行专

制统治的同时,也积极采取怀柔手段,笼络汉族知识分子,对书院采取适应放宽的政策,但不改禁令,以引导为主｡康熙年间,全国

书院迅速发展,鄂南也新建书院 2 所,即勺庭书院､清风书院,同时重建书院 2 所,即龙图书院､东皋书院｡

雍正年间,清政府对书院的政策进一步转变,由引导转向积极支持,同时加强控制｡雍正十一年,雍正皇帝发布了著名的创建

省城书院的上谕,是时全国创建了 23 个省会书院,其中江夏的江汉书院就是当时武昌府的省会书院｡在省会书院的带领下,各府､

州､县也纷纷仿而效之,创建书院｡雍正年间,鄂南虽只新建了崇阳的桃溪书院,但重修了 2 所(阳新的叠山书院､嘉鱼的文昌书院)｡

乾隆年间,清政府的书院政策不再动摇,坚定地支持书院的发展,同时加强对书院的管理和控制,乾隆元年(1736 年)乾隆皇帝颁布

了有关书院性质､地位､办学方针､教师管理､学生管理和学规的上谕,被认为是清朝书院建设中最重要的一个政策性文件｡在这一

政策指导下,鄂南的书院与全国一样发展到高峰,新建书院 5 所,重建书院 3 所,新建重建书院达到 8 所,是历朝历代兴建书院最

多的时期｡乾隆以后,嘉庆间新建书院 1 所；道光间新建书院 2 所､重建 2 所；光绪间新建 3 所｡嘉庆､咸丰､同治年间,虽未新建

书院,但也重新修建了一些书院｡

整个清朝,鄂南共新建书院 16 所,重修书院 12 所,清朝共有书院 28 所｡清朝中后期鄂南各州县都有书院的设立,标志着书院

的普及｡清朝鄂南书院建设与分布情况见表 4｡与此同时,由于清政府加强了对书院的管理和控制,书院的官学化也日趋严重,像学

校一样成为科举的附庸｡

8
①见《古今图书集成·选举典·学校部》卷三八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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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代是鄂南书院发展最昌盛的时期,除了数量多外,还有一批书院在湖北乃至全国都有一定影响,如叠山书院､江汉书院､金湖

书院､寿昌书院等｡

叠山书院始建于南宋,
①9
当时为谢枋得(号叠山先生)读书堂,后人为了纪念谢枋得,建起了叠山祠｡叠山书院在之后的二百多

年的时间里累毁累建,并不知名,直到光绪四年(1878 年),知州李辀捐廉聘国子监博士､五品卿万斛泉主讲后,叠山书院的名气越

来越大｡万斛泉(号清轩)一生执教 69 年,先后执教私塾,受聘主讲汉阳崇正书院､湖北勺庭书院､上海龙门书院､苏州紫阳书院､兴

国州叠山书院,72 岁起任叠山书院山长,直至逝世｡万斛泉一生淡泊名利,恪守程朱之学,潜心教书育人,坚持“端士习,厚风化”

的教育宗旨和“正心修身养性”的教育原则,要求学生“言行一致,学用统一”｡由于他学识渊博,方法得当,朝廷官员和中外学者

不远千里来到叠山书院万清轩门下求学,从学之士不下千人｡朝廷把他看作“楚国之兰荃,人间之星凤”,“一代先达､明师和楷模”,

清廷､州府文武官员曾先后专摺奏请皇帝恩赐万清轩“国子监学正博士”､“五品卿”等头衔及“孝友可风”的金字匾｡州人对他

的赞誉是:“宋有谢叠山,清有万清轩”｡叠山书院在万清轩的治理下,成为当时鄂南乃至湖北最著名的书院｡

江汉书院原址在武昌文昌门内,以江､汉二水为楚地之望而定名,最初为明代督学葛寅亮讲学处｡清顺治年间左布政黄志遴､张

尔素､翟凤翥将江汉书院迁至忠孝门内巡道岭(今粮道街武汉中学处),定为直省书院｡康熙四十九年(1710 年),巡抚陈诜､张连登

等次第修葺｡雍正年间,朝廷赐帑金千两,资助书院建设｡乾隆四年(1739 年)总督德沛捐资拓地扩建,修建楼房号舍,并亲自主持书

院事务,每年拨付膏火,供读书人肄业｡同治元年(1862 年)湖广总督官文和邑绅陈庆溥集资重建｡同治六年(1867 年),书院山长雷

以诚呈请鄂督李鸿章批准,进行扩建,补修了斋舍,使肄业生员达 2400 名｡次年,任湖北学政的张之洞到各府主持考试,将各府诸

生才学优秀者送江汉书院肄业,除筹给膏人费外,还捐购经史书籍庚置院中,以便学生们能育习研摩,专务实学｡由于江汉书院以

省直书院的身份一直受到省府的扶持,因而成为鄂南书院官学化的代表｡

金湖书院以其良好的办学条件和丰富的藏书而独显优势｡据《湖北省志》(教育卷)载,金湖书院大约创建于嘉庆年间(1796～

1820 年)｡光绪七年(1881 年)知县朱士一捐资维修后,金湖书院条件大为改善｡据书院主讲陈鳌《重修金湖书院记》
②10

载:新修的

金湖书院规模宏大,气派非凡｡由屏门入,折而西,而讲堂居中,左斋舍,右寻乐轩,杂植花草,环境幽美｡后即主讲书室,上厅奉至圣

神主｡金湖书院除了办学条件完善外,还藏有《史记》《资治通鉴》《历代名臣言行录》《仪礼》《春秋》《诗经传说汇编》《书经传

说汇编》《四书经注集证》等经史子集,藏书约四百余册｡

寿昌书院则以历任知名山长而闻名｡寿昌书院是清朝鄂州文人聚集较多的场所,在整个清代为鄂州培养了不少人才｡历任主讲

寿昌书院的山长有刘子溪､田颖､罗彪､夏正笏､谈有典､柯茂枝､邱茂藩､张庆军､沈炳彝等,皆一时名儒｡

晚清鄂南书院开始改章｡鸦片战争以后,西方先进的教育思想和教学内容影响到我国,于是一批有识之士开展着手推进书院

教育的近代化｡经两广总督张之洞､两江总督刘坤的奏请,光绪二十七年(1901 年)清政府正式下令全国书院改为学堂｡在这一政策

推动下,鄂南书院相继改章｡最先改章的是曾作为省直书院的江汉书院,晚清时期江汉书院得到张之洞的重视,推荐新学的张之洞

自然将自己扶持的江汉书院作为先行改革的试点,光绪二十三年(1897 年) 张之洞就着手江汉书院的改章工作,除传统课程外,

将天文､地理､算学､兵法等新课程作为教学科目｡1902 年将江汉书院正式并入经心书院改为勤成学堂｡在经心学堂等省会学堂的

引领下,各州县书院纷纷开始改章｡鄂南书院改为学堂的大概有 12 所,见表 5｡其他史料中没有记载改为学堂的书院可能废除或作

其他用途｡

9
①《兴国州志》、《阳新县志》未注明叠山书院的始建时间，但根据南宋谢枋得的身世和《中国书院辞典》.的记载，叠山书院

建于南宋宝佑间。参见《中国书院辞典》，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6 年版。
10

②陈鳌的“重修金湖书院记”，是考证金湖书院的主要文献。参见林佐修、陈鳌纂. 光绪十年《大冶县志续编（附后编）》，载

《中国方志丛书·华中地区》第 121 卷，成文出版社，第 77～79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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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朝至晚清,除了史料明确记载创建时间的书院外,还有一些书院地方志中只列有名称,未介绍其创建时间,这类书院共有 6

所,兹将这些书院列出,见表 6｡

六､小结

综上所述,结论有三:

第一,鄂南是湖北书院产生最早的地区,但这些最早的书院并非嘉鱼的义学书院和咸宁的相山书院,而是产生于唐朝天宝年

间(大约 755 年)大冶的元结书堂｡如果这一考证得到认可,那么鄂南乃至湖北最早的书院将在现有研究基础上提前了近 300 年｡

第二,鄂南书院的发展与全国､全省书院的发展过程相似｡产生于唐朝(1所),兴起于宋朝(10所),兴盛于元朝(6所),繁荣于明

朝(15 所),普及于清朝(28 所),至晚清通过改章完成其历史使命｡其中唐朝是书院的初始形态,宋朝多数为个人读书处,元朝开始

有了官学化倾向,明清达到发展高峰,晚清除了 12 所改制为学堂､试院外,其他的基本消失,退出历史舞台｡

第三,从唐朝至晚清的 1100 多年,鄂南先后创建､复兴书院共有 50 所｡这些书院通过藏书读书､聚徒讲学､交流学术,为鄂南

培养了大批政治精英和学术人才,为鄂南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,也为晚清以后鄂南教育的近代化奠定了坚

实基础｡今天,我们研究鄂南书院,对于整理鄂南书院史,弘扬书院文化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,同时对于挖掘､开发地方文化资源,推

进地方文化产业发展具有现实意义｡

参考文献:

[1] 罗新.湖北历代书院考[J].江汉论坛,1988，（10).

[2] 徐晓望.唐五代书院考略[J].教育评论,2007,(3).

[3] 邓洪波.中国书院史[M].上海: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,2004.

[4] 李才栋.直面书院研究中的分歧与辨析[J].江西教育学院学报(社会科学),2006,(4).

[5] 张劲松.书院的边界与早期书院教育构成要件略论———兼与徐才望先生商榷[J].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(教育科学

版)2008,(11).

[6] 王炳照.中国书院[M].北京:中华书局,2005.

[7] 李国钧.中国书院史[M].长沙:湖南教育出版社,1994.转引自罗新.湖北历代书院考[J].江汉论坛,1988,(10).


